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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辉的形象 亲切的教诲

—记李四光老师二三事

杨敬之 卢衍豪
�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

，

南京 ��。 。 。��

李四光同志是一位中外知名的和卓越的地质学家和教育家
，

他学识渊博
，

不仅对地质学

有深厚的造诣
，

对天文
、

数学
、

物理
、

化学和生物学的知识也很雄厚
。

他也是一位循循善诱
、

严

肃认真
、

深入浅出
、

诲人不倦的名教授
。

他主持北京大学地质系和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

工作 �� 年
，

对创建和发展中国地质古生物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
。

他也是中国微体古生物

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
。

他高瞻远瞩站在时代的高度指导中国古生物学的发展
，

曾建议杨钟健

主攻古脊椎动物学
、

斯行健主攻古植物学
，

协助俞建章
、

朱森争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的补助
，

赴英
、

美深造古无脊椎动物学
，

推动中国古生物学全面开展
。

我们于 ����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
。

当时李老师是教授兼系主任
，

地质系一年级学生

只在本系上普通地质学和普通矿物学
，

李老师没有担任一年级的课程
。
����年李老师赴英

国讲学
，

在出国前曾给我们作过两次专题学术报告
，

一次讲庐山第四纪冰川
，

一次讲构造地

质山字形构造
、

弧形弯曲
、

背梁与岩浆活动
。

这两次报告给我们的印象是李老师治学严谨
，

实

事求是
，

深入浅出
，

引起我们初学地质的学生无限兴趣
，

增强了学习地质学的信心
。

记得还有

一次是中国地质学会年会在北京兵马司胡同 �号举行学术报告会
，

当时有四
、

五个外国人参

加
，

在谈到第四纪冰川时
，

李老师用非常流利的英语与他们展开热烈辩论
。

他说的英语听起

来与外国人没有什么区别
，

当时我们体会到李老师不仅是一位有名的地质学家
，

他的英语也

是出众的
。

����年李老师由英国讲学 回到南京
，

专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之职
，

不再兼任

在北京的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和教授
，

但对我们这班学生还是很关心的
。

他感到当了我们三

年系主任却没有亲 自给我们上过课
，

有点遗憾
。

他了解到我们在校三年的野外地质实习都在

北方
，

没有看过南方的地质
，

很希望在我们毕业之前也了解一些南方的地质知识
，

就主动写

信给当时的系主任谢家荣教授
，

建议让我们去南方看看
，

由他负责安排
，

我们得知这一消息

后十分高兴
，

非常感动
。

我们这一班同学 �� 人来到南京后
，

李老师去武汉办事未归
，

便委托李毓尧
、

喻德渊两位

先生带我们到汤山
、

句容
、

茅山
、

栖霞山等地看奥陶纪至侏罗纪地层
。

李老师回宁后又亲 自带

我们到浦镇看震旦纪地层
，

这样南京附近各时代的地层我们就都看到了
，

从而对华南的地质

发育情况有个初步了解
，

确实与华北不同
。

李老师不但带我们到野外
，

还挤出时间给我们讲

宁镇山脉的地层和构造地质
，

并着重介绍山字形构造的形成以及弧形弯曲与背梁的关系等
，

还用模型模拟试验说明其原理
。

李老师这种对学生认真负责的精神
，

使我们倍感亲切
。

李老师只给我们讲述过庐山第四纪冰川现象
，

但百闻不如一见
，

因此
，

我们想请他再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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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到庐山去实地观察一下冰川的地貌和沉积特征
，

没有想到
，

这一要求竟得到了李老师和

谢老师的同意
。

我们在庐山一周
，

不仅看到了冰川遗迹
，

李老师还教我们如何填制地质图
、

如

何辨别岩石类形
，

如何识别和解释所遇到的各种地质现象和沉积特征
。

他想方设法培养学生

的思考能力
，

根据实际上看到的现象提出各种问题让学生解答
，

当用某些原理解释不通后
，

再引导我们去思考有无冰川沉积的可能
。

他不先说明是冰川
，

而是经过全面思考
，

充分论证
，

再下结论
。

李老师从不受
“
中国没有第四纪冰川

”
旧观念的束缚

，

敢于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
，

是一位有创造精神的科学家
。

李老师还教我们考虑岩石性质
，

结合地形填制地质图
。

详细观察岩石组织结构
，

找出特

征
，

注意标志层进行地层对比
。

教我们如何做好野外记录
，

既要宏观
，

又要微观
。

记得有一次
，

给我们每人一块岩石
，

让我们描述由几种矿物组成
，

结构如何
，

什么颜色
，

都记在笔记本上
，

然后抽一
、

二位同学
，

让他们读出自己的记录
。

听了之后再逐字逐句地修改
。

有一位同学描

述岩石的颜色用了
�“
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银白色�

”
形容词

。

李老师说
，

英文中没有
“ 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

”
这

个词
，

应该用
“
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

” 。

至今
，

我们还记得当时的情景
，

可见李老师写文章用词之严谨
。

李老师具有无微不致和废寝忘食的科研精神
。

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期他写了两

篇巨著
。 《中国北部之夔科 》及 《黄龙灰岩及其动物群

，

有孔虫 》书中详细讨论它们壳体的微细

构造
。

当时全球只有几个古生物学家研究这类微体古生物
，

李老师就是其中之一
。

他一早到

系里
，

就到地下磨片室
，

利用一台磨片机和一架显微镜亲 自切片
。

有孔虫大小如大米粒
，

要横

向切面和纵向切面都要穿过轴部
，

它的壳体构造十分复杂
，

有七八层之多
，

是属种分类和系

统演化的根据
。

他的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
，

为全国地质古生物工作者树立了榜样
，

也为全球

古生物工作者所敬仰
。

三十年代初
，

李老师当时在写作另一部巨著《中国地质 》时
，

为了不受干扰
，

嘱咐系中的

同仁把他办公室的门反锁
。

有一次到了下午四点多钟
，

受托人才想起李老师还被锁在房里
，

开门一看
，

他还在聚精会神埋头写作
，

忘了午休和午餐
。

我们从学校毕业后
，

没有再和老师在一起工作
，

亲聆教诲
。

开会时偶尔见面
，

他总是和过

去一样对学生非常亲切
，

关怀备至
，

不仅关心我们的工作
，

而且关心我们的身体
。

����年春
，

我�杨敬之�去北京见到李老师
，

他说
，
已决定让我去晋东南搞煤 田地质工作

。

他知道我的心

脏跳动不正常
，

要我注意身体
，

并介绍他是怎样注意保养心脏的经验
。

他这样热情地关怀学

生的工作
、

学习和身体
，

使我永远不会忘记
。

李老师离开我们 �� 年了
，

今年是他诞生 ��� 周

年的纪念 日子
。

我们要学习老师献身地质事业的精神
，

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贡献自

己的力量
。


